
「泰特斯？」 
 
泰特斯進門時，克萊恩與麗莎同時望向他，泰特斯在心裡深吸一口氣，「你們討論得怎麼樣？」 
 
「目前是一比一，我同意讓他加入，麗莎則不認爲這是好主意。」 
 
泰特斯看向麗莎，麗莎面色不改，語氣卻明顯帶著諷刺：「加入條件從來都不是我們說了算，而是

由伯爵提案，我們討論，再由伯爵批准，不是嗎？」 
 
「但是我們聯絡不上伯爵。」克萊恩抱胸，「如果發生緊急狀況，我們還是需要一個醫師在場，他是

最適合的人。」 
 
「如果有緊急情況，現場哪個醫師敢放小伯爵不管？」麗莎嘆氣，「我有聽見你們在走廊上的對話。

威爾森醫師已經在這間醫院幾年了，從小伯爵入院起他就在這裡工作，但他始終沒有累積患者信

任，你會不知道原因嗎？他甚至還叫他1012，連今年入職的亞莉珊卓護理師都不會這麼叫。」 
 
「他是個沒有同理心的混蛋，他只在乎五點半能不能下班，以便準時享用預約烤箱裡的牛肋排。」 
 
「你對他有偏見，麗莎。他不叫病人名字不代表他沒有同理心，他對你態度很差也不代表他對別人

也是個混蛋，好嗎？現在是非常時期，只要能用的我們都要用上。」 
 
「是嗎？那是因為你不在現場，沒聽到他對我說了什麼。如果你在，你也不會同意讓那種人經手小

伯爵的治療。那不是偏見，是正確的意見，反正我不同意。如果你讓他加入，我會確保娜塔麗女士

第一時間收到這個訊息。」 
 
「你知道我們聯繫不上她，她的辦公室隨時都在佔線。」 
 
「搞不好我就打進去了？」麗莎冷笑，「克萊恩，你要是真的毫無芥蒂，就應該大方地說：『隨便你要

打給誰，反正我覺得我是正確的。』，但你沒有。因為我們本質上要遵醫囑，哪怕在這種情況下，你

依然需要醫囑才能完成你的工作。克萊恩，你既沒有功能（No function）（註）又軟弱，伯爵他——」 
 
（註解：醫療端通常用以形容器官、器材或醫療手段沒有功能。） 
 
「夠了。」看著克萊恩表情愈加陰沉，泰特斯沉聲喊停，「我也有投票權對吧？我投同意，他加入我

們，重大決策他可以發表意見，我們也可以尋找其他外援，就像你說的，沒有人敢不給伯爵面子，

不是嗎？」 
 
麗莎的嘴唇抿成一條直線，不再說話。 
 
「我去找地方抽根菸。」泰特斯看了眼克萊恩，本來是要讓克萊恩跟著自己離開，好讓兩人都可以

冷靜一下，殊不知卻是麗莎先開口，「我也得來一根。我知道哪裡可以抽菸，走吧。」 
 
克萊恩對兩人點點頭，自己潛入黑暗中，與呼吸器嘶啞運作聲為伍。 
 



兩人走出房門後，看見在門外徘徊的艾瑞特．威爾森，艾瑞特看見麗莎後，心虛地撇開頭，看來兩

人之間真的發生過什麼。 
 
麗莎鐵青著臉說：「恭喜你終於如願以償，如果你不是個懦夫，我會認為你是殺害蘇醫師的兇手。」 
 
「你不能含血噴人。」 
 
「呵。」麗莎嗤笑，「比起伯爵，你比較適合去吸克萊恩的老二。」 
 
說完，麗莎迅速走過艾瑞特身邊，連一點反駁的機會都不給艾瑞特。當他試圖轉身說些什麼時，

跟在麗莎身後的泰特斯回頭，給了艾瑞特一個嚴厲的眼神。艾瑞特抓住醫師袍領口，悻悻閉上

嘴。 
 
他們走過走廊，跨過一扇沈重的防火門，來到位於樓層角落的污衣室。這裡排排放著裝滿病人衣

物、床單、枕頭套及中單棉被等布品的污衣桶，桶蓋上細心標注如何分類丟棄布品，裡面有一個

巨大的污水槽，並且有三台抽風機正全力運作。 
 
「把火星彈到水槽裡，把菸朝上吐，出去後連身上都不會有味道。」麗莎拿出菸盒，抽出一支紙菸

放進雙唇間。一簇溫暖的火苗在她面前亮起，為她點菸的泰特斯說：「那種話不適合你。」 
 
麗莎勾起唇角，深吸一口氣後說：「哪種？」 
 
「你讓威爾森去吸克萊恩老二。克萊恩聽到會很難過吧？」 
 
「哈哈。」麗莎大笑，「你知道嗎？我剛剛已經想好了。如果你跟我說那混蛋會受傷之類的屁話，我

就把角落那個紅色垃圾桶扣在你頭上，幸好你挑了對的話。你說得對，我其實不想找克萊恩麻煩

，更不想傷害他，但我剛剛在氣頭上，而本應該跟我是同一陣線的人居然站在我的對立面，我真

的很生氣。」 
 
「能理解，我相信克萊恩也能。」 
 
「我等等回去再跟他道歉。」麗莎叼著菸揉揉肩膀，她說話時，卻沒因為叼著菸而讓字詞模糊，「你

覺得剛剛那些話很過分嗎？」 
 
「有一點……我不知道，粗魯？」 
 
「那是他之前對我說的。」麗莎朝上吐出一口菸，白霧被迅速捲入抽風機，她對上泰特斯震驚的眼

神，聳聳肩，「在當小伯爵的特別護士前，我本來就是VIP病房的護理師，並且在跟那狗娘養的約

會……」 
 
「嘿，換個詞，他媽媽人挺好的。」 
 
「他媽是你朋友？難怪你幫他說話。」麗莎眨眨眼，「好吧。我當時在跟那個混蛋約會，他本來是個

很好的人，看起來紳士又溫柔，後來我成為特別護士後，他對我的態度完全變了，他先質疑我是



不是跟伯爵上床，還在醫院裡指責我是吸伯爵老二的婊子。那些話都是他對我說的，所以我之後

只能上夜班，避開家屬最多的時候。」 
 
「天啊，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連克萊恩都不知道。」麗莎嘆了口氣，「別告訴他，他知道了會跟自己沒完。」 
 
停頓了下，麗莎說：「他媽人怎麼樣？」 
 
「很善良，她在我工作的時候無償陪伴我的女兒，我很感謝她。可能是因為艾瑞特從小跟他父親生

活，所以他們比較不像。」 
 
「好吧，那你也別跟他媽說，這是我們之間的事。」 
 
「羅德……」 
 
「叫我麗莎吧。」麗莎把煙蒂丟在水槽裡，打開水龍頭，「謝謝你剛剛阻止我繼續說下去。」 
 
「也謝謝你介紹這麼好的抽菸環境給我。對了，那個紅色垃圾桶是裝什麼的？」 
 
「尿布。」 
 
「噁。」 
 
「我知道。」麗莎露出大大的笑臉，燦爛爽朗。 
 
>> 
 
他們打開房門時，病房內只有小伯爵與克萊恩兩人。克萊恩看見他倆，迅速站起身對麗莎說：「麗

莎，剛剛的事我很抱——」 
 
「是我的錯，我太激動了。對不起，克萊恩。」麗莎舉起一隻手，像制止也像發誓，「我說的那些都是

氣話，你是我遇過最罩的同事。」 
 
克萊恩聽見麗莎的話，眼匡瞬間紅了。他顫抖的嘴唇擠出兩個帶著哽咽的音節，「麗莎……」 
 
「不准哭！」 
 
「麗莎！」 
 
「離我遠一點！泰特斯，幫我抓住他！」 
 
「……」 
 



「泰特斯？」 
 
>> 
 
「我們全都會完蛋！」 
 
泰特斯盯著站在一樓櫃檯上大腹便便的男人陷入沉思，心裡知道他說得沒錯，如果伯爵沒辦法同

時處理好家族裡的聖骸倡議與圍困醫院的舊日月宗，克萊恩、麗莎和小伯爵也會完蛋。 
 
「神已經拋棄我們！但我們是人類！擁有最堅強的意志！」 
 
胖大叔還在台上大吼，試圖在混亂中成為精神領袖，然而下一秒，他短袖下露出的半截手臂發紫

腫，從肢體末端開始，他的血管像是有自我意識般在他的皮膚底下游移，失去血液供應的末梢逐

漸發黑，而他不再屬於自己的血管已經在他的脖子皮下形成巨大腫脹的環。 
 
他無法開口，失去循環令他癱倒，他雙膝重落於批價櫃台，頭則因向前撲而重重砸在地面，喀噠。

斷裂聲從他的脊椎傳來，他摔斷他的頸椎了。 
 
而他身邊那些嘴角掛著血液的人只是愣愣地看了眼胖大叔的胖身體與他不顯胖的頭，便又愣愣地

走了，他們早已習以為常。十樓以外的樓層以恐怖的速度被它們侵蝕，屍體四散各地，蒼蠅興奮

地亂竄，哐、哐、哐。泰特斯轉頭朝聲音望去，就見一個男人用槌子和釘子在妻子的頭顱上鑿洞

，並插進一隻吸管，給飢腸轆轆的孩子喝。 
 
嘔。 
 
泰特斯嫌棄地點燃一根香菸，走入「它們」深處。奇怪的是，它們僅僅是看了泰特斯一眼，便從他

身邊路過，這是泰特斯的體質，他絕佳的優勢——他從來不招它們喜歡。可此時被它們忽略，泰特

斯腦裡卻響起小伯爵的聲音。 
 
我是你的守護天使。 
 
那是小伯爵在夢裡對他說的話，他忽感一陣惡寒。許是受到伯爵影響，讓泰特斯感覺小伯爵也精

神不正常，因而讓那些東西也覺得那就是小伯爵的形象，但那也太噁心了。 
 
他在大廳中心找到他此行的目標巨大壁爐，但有個女人垂著頭擋住壁爐，她穿著的淡黃色寬鬆長

裙裙擺此時被掀開至腰部，大開成M字的腿間還卡著已經呈現黑紫色的半顆頭。泰特斯皺起眉，

踢開這分娩到一半就死亡的屍體，她雙腿間的死胎順勢滑出，可怕的是，黑紫死胎離開母親後竟

動了指頭，它牽著自己的臍帶咿咿呀呀地站起來，血淋淋的小手抓住泰特斯衣角，把整個身體都

靠在眼前唯一一位活人身上，泰特斯隔著褲管都能感覺到新生兒皮膚的皺褶。 
 
「操你媽的！」顫慄沿背脊直衝腦門，泰特斯一腳踢開嬰兒，嬰兒在空中飛到一半，就因臍帶還在

女屍雙腿間而猛然墜下，啪地一聲砸在地板，它未閉合的頭骨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衝擊，腦漿應

聲噴湧，而它趴在地板上，悲傷地嚎啕大哭。 
 



「寶貝......我的寶貝......」倒在地上的女屍雙眼流出最為純淨透明的眼淚。它怒視著泰特斯，嘴角卻

是上揚，「我要對你報仇！」 
 
「剛學說話嗎？婊子。」泰特斯冷笑，他拿起擁有伯爵家徽的手槍，對女屍的頭就是兩槍。他當然

知道這樣沒用，可如果這地方沒有被舊日月宗處理乾淨，他不介意留下一些證據，讓伯爵沒空追

查他。 
 
但那女屍被擊中後，便再也沒有發出聲音。不僅女屍，連與它相連的死胎也一併安息，泰特斯盯

著手裡的槍，心裡千百思緒在瞬間都連在伯爵身上。 
 
別想了。泰特斯深吸一口氣，從女屍身上翻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往壁爐裡照，裡頭果然直通屋頂

煙囪，還掛有一個烏黑的鐵梯子，看起來是以前維修壁爐時使用的。 
 
他退出壁爐，一隻蒼蠅嗡嗡飛來，落在他的鼻頭，它綠色的複眼映出泰特斯的模樣，泰特斯伸手

驅趕，蒼蠅在半空中爆炸，像個小煙火般消失不見。 
 
又是綠眼睛。他發現自己還是忍不住去想。他每次都是見過伯爵後才夢到小伯爵，雪山的幻覺，

母熊與……泰特斯忽然看向那對母子屍體。母熊與幼熊，母屍與死胎，伯爵與小伯爵。 
 
小熊在冬眠中醒來了，她是為了找她的孩子，才走到這裡的。 
 
他猛然醒悟，離開大廳，他走到哺乳室裡，將門反鎖。拿出已經分層的採血管，搖晃均勻後，他用

食指在四周畫了許多圓形法陣。看起來很神秘主義，其實只是以最少的血量覆蓋最大面積的方式

而已。他用了四瓶，才建立一間小小的安全屋，接著他坐在冰涼的地板上，拿出拋棄式手機撥通

伯爵留給他的號碼。 
 
兩聲過後，那頭傳來娜塔麗的聲音，「不管你是誰，又是從哪裡收到這個號碼的，伯爵他現在——
」 
 
「我是泰特斯，伯爵還沒有保釋嗎？」 
 
「……」 
 
在汽車後座的娜塔麗盯著手機，按下靜音鍵後，她轉頭用「你居然告訴他這支號碼」的表情看向身

邊的伯爵，「是戴維．阿塔拉。要接電話嗎？」 
 
「跟他說我在坐牢。」 
 
娜塔麗點點頭，解除靜音，「泰特斯，伯爵他沒有被保釋，法官不允許。」 
 
「沒關係，我只是想問你熊的事情。」 
 
「什麼熊？」娜塔麗皺起眉頭看着窗外，卻從倒影發現伯爵陡然露出詭異的笑容，她轉過頭，就見

伯爵那雙藍眼睛晦暗不明地看着自己，她知道自己說漏嘴了。 



 
娜塔麗迅速反應，幾乎沒有間隔地說：「你是說法國的事嗎？我都處理好了，不用擔心。」 
 
這個推斷很合理，如果有伯爵與戴維知道，她卻不知道的事，就只有法國狩獵地的那一夜。 
 
「娜塔麗，請你轉告伯爵我接下來說的話。我不管你要寫下來，錄音還是要直接拿給坐在你隔壁的

他聽，什麼方式都好，我有話想對他說。」 
 
娜塔麗瞥了眼伯爵，把手機放在兩人之間，並按下擴音鍵。 
 
「伯爵，它們寄生人類，是因為他們對人類的了解僅是皮毛，而我們也無法理解他們，人類與它們

之間始終有一道隔閡，所以他們需要感染的媒介。」 
 
「不瞞你說，自從我來到這裡以後，時不時會夢到小伯爵，我一直以為他是我的幻覺，然而它展現

出的媒介很莫名其妙，所以我有一個猜測。」 
 
「或許他不是我的幻覺。」 
 
泰特斯說。 
 
「或許它從頭到尾都不在我的肩膀上。」 
 
泰特斯的手覆上小伯爵環抱自己脖子的手臂。 
 
「泰特斯。」可伯爵失真的聲音平靜、愜意，像在背台詞般沒有情緒，「跟我對話的是誰？何塞還是

戴維？」 
 
「……什麼？」泰特斯一愣。小伯爵環住他的手臂逐漸收緊，它的翅膀從雙翼分裂成四翼，從四翼

分裂成八翼，黏稠黢黑的血液從羽毛尖的縫隙溢出，小伯爵閉上眼睛，親吻泰特斯的頸側，瞬息

間，每個羽根都開始流血，被血浸染的羽毛開始生長，羽片上每一根細毛都生出胎盤和臍帶，聽，

嬰兒啼哭，新生的生命，那千百萬顆葡萄大小的嬰兒在它的羽翼上用哭泣來呼吸。 
 
「戴維，是你嗎？」伯爵的聲音很輕柔，「好好想想，為什麼它們不對你感興趣？」 
 
「……」 
 
「從很早以前，你就被幻覺影響了，對嗎？」伯爵說：「這裡不是你的身體，你是被植入的。」 
 
泰特斯錯愕地看著拋棄式手機，絲毫沒有注意到身前的門已經被打開，那些孩子們墊起腳尖才能

摸到把手，他沒有把門上鎖嗎？孩子們朝泰特斯走去，一不小心被自己的腸子絆倒，撲通撲通跌

成一團，好像互相取暖的小企鵝。最底下的孩子被壓破肚子，噴出一口鮮血。他顫顫巍巍伸手亂

抓，試圖爬出人堆，卻發現下半身被揮動四隻掙扎的孩童死死壓住。那孩子扯著自己的上半身，

把皮肉都撕扯開。他像擰毛巾一樣把淡黃色的腹膜擰斷，肝臟掉在旁邊，小小的、皺巴巴的胃還

黏在食道上，當那孩子匍匐爬向泰特斯，它的空腸與迴腸也滑過地上巨大的圓形法陣，就像在切



蛋糕似的，把法陣切成兩半，但泰特斯什麼都看不見，他緊抓著早已被他捏碎的拋棄式手機，表

情空白，「你到底在說什麼？」 
 
「戴維，我沒有被它們纏上，我隨身攜帶聖物。」轎車上，伯爵把右腿架在左腿上，說：「當初找你去

法國，就是為了確認這件事，因為我們小時候見過。前幾天去醫院的路上出了一場車禍，你的介

紹人白書賢當場死亡，但死因是槍擊，有目擊者說你下車時腳受傷，是跛著腳走去醫院的，你的腳

好了嗎？」 
 
娜塔莉皺起眉，用腿上的平板推伯爵的腿，讓他不翹腳。醫生說這樣會壓迫到關節，娜塔麗翻了

個白眼。 
 
「你應該不知道吧？」伯爵無辜地把腿放好，「因為你們能控制人體，人類本身卻無法。這是何塞·
阿塔拉的身體，他的腿是我打傷的。而你，是他撿來的孤魂野鬼，一個鬼魂裡的異類，誤以為自己

是人類，真可愛。」 
 
「你在胡說什麼？它們會有女兒嗎？而且我有觸碰過聖物，身上帶著聖血，也沒有被驅散的跡

象！」 
 
「狡猾的何塞在你身上植入另外一個人的記憶，讓你擁有獨立人格，而非侵蝕他的人格。當你接受

他的邏輯，你就被降維了，人類對你來說是可理解的，你對何塞而言更是可口。」伯爵眯起眼睛，

沉聲說：「戴維·阿塔拉牧師，你殺害他，吃了他，變成他，然後何塞經過整形，讓你以為你就是他，

從此你變成戴維，死的人變成何塞，你們都是孤兒，沒有人會花心思查明真相。」 
 
「而何塞，他利用你達成永生。」 
 
「永生……」 
 
「當然，這都是我猜的，你不用當真。我現在出獄了，也許會過去一趟，如果你還相信我，我們之前

的交易還算數，保護我兒子，我會給你錢，讓你遠走高飛。但如果你不信我，反而想相信你自己的

記憶，執意要把我兒子帶走，那我得提醒你：他是戴環者，你碰不了他。」 
 
被肉翼吞噬的泰特斯垂下手，偏頭看向小伯爵，「所以，你不是小伯爵。」 
 
「嗯。」它笑著親吻泰特斯，「沒關係，你已經擁有我。」 
 
 


